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二年十月號 總第 7 期 2002年10月31日

 

試論張謇創辦學校的經費籌集方式

──以民立通州師範學校為例

⊙ 都 樾

 

二十世紀最初的二十多年是張謇以南通地區為中心的各項事業取得輝煌成就的二十年。在此

期間，作為政治活動家，張謇推行地方自治的「村落主義」，在南通地區有效地組織起一個

基本上由地方士紳、商人把握的地方政權體系；作為實業家，他倡導發展基礎產業的「棉鐵

主義」，締造了一個包羅輕紡、重化工業、墾牧、運輸、金融諸事業的規模宏大的「經濟王

國」；作為教育家，他實施提高近代國民素質的新教育規劃，在南通地區構築起一個包括師

範教育、基礎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內的較為完整的近代化教育體系。在張謇做

「開路先鋒」，獨立開闢無數條新路的創業進程中，立憲自治是他政治生命的思想精髓，大

生紗廠是他事業盛衰的關鍵，民立通州師範學校則是他教育事業的源頭，此三者成為了他在

南通地區進行「基礎建設」的堅實基柱。

在中國近代新教育肇興的時期，張謇本著「教育救國」的信念和「教育、實業相疊為用」、

「師範為教育之母」1的認識，於1902年創辦了中國第一所獨立設置的師範學校──民立通州

師範學校，並把它作為其後半生的一個事業核心，為之傾心竭力，張謇先生曾說：「師範為

一生心血的結晶」。2通州師範學校不僅是張謇先生教育事業中創辦時間最早，規模最大，設

施最完善的教育事業之一，它也是南通教育之母體──既直接衍生了南通私立農業學校、南

通博物苑、南通圖書館等教育事業和文化設施，其辦學模式更成為之後創辦的南通各級各類

學校的借鑒對象。

作為中國最早的新式學校──民立通州師範學校的創辦包含著一個在中國前所未有的全新的

創制過程。這個過程主要是在西式教育全方位地引進之中，在學校建築規劃設計、學制、課

程設置、教育管理模式等方面對西方尤其是近代日本學校制度的借鑒、模仿，例如，「以大

阪府尋常師範學校、東京尋常師範學校等的建築物為榜樣，設計了學校的講堂，禮堂，教

室，校長、教習室，事務室，雨操場，宿舍，食堂」3；以近代日本在明治年間頒布的一系列

教育法令、法規為藍本規定了師範學校的學制、課程和管理模式，尤其是1903年頒布的《通

州師範學校學課章程》基本是日本明治二十五年七月文部省令第八號《師範學校學科及程

度》的翻版。正是基於對日本師範教育的全面借鑒、模仿，在建校後的十多年裏，通州師範

學校成功地構建起一個較為完備的近代化師範教育模式，並成為中國師範教育的典範之一。

當然，由於當時中國社會處於「轉型」時期，歷史演進複雜變化，所謂：「中國今日興學程

度裁當日本明治十年以前，非因勢納約，匡翼誘勸不能使人觀感而興起」，4加之以通州師範

學校作為民立（私立）學校的特殊性，使學校在辦學的規模、生徒的招集、師資的聘請、教

材的選介等方面面臨著複雜的形勢和艱難的局面，並不得不在這些方面採用獨特的方式去解



決問題。而在這一系列問題的解決以及在此過程中行之有效的經費籌集方式的形成最具重大

意義，它不僅為作為民立（私立）的通州師範學校的生存、發展提供了基本保障，也為張謇

在南通地區開辦其他各種私立學校以及籌劃地方教育，解決基本經費問題，提供了一種可借

鑒、推廣的範式。

一

通州民立師範學校是在清末新教育肇興時期，在張謇的經濟事業已有根基的基礎上創辦起來

的，所謂「國民當盡之義務，是以冒我（中國）縉紳之所不韙，從事農工商實業，積苦七

年，強成此校。」 5作為第一個獨立設置、第一個私人創辦的師範學校，它開創了中國近代

教育史上一種嶄新的辦學模式。新式的私立學校曾是中國近代教育開創過程中一支重要的辦

學力量，它的產生和發展「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教育的影響是特殊的，又是重要的」6，在促進

我國近代新教育產生，彌補近代公立學校教育不足，節約國家財政，率先進行教育教學改革

等方面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然而，近代中國私立學校的開創與發展又是充滿艱辛和曲折

的，政治上不穩定，經濟上的實力薄弱以及政府的宏觀管理缺乏長遠規劃和科學的指導等原

因嚴重阻礙了各種新式私立學校的發展，甚至影響到它的生存。當然，在通州民立師範學校

的創辦過程中也同樣實際面臨和預見到這些問題，尤其在涉及到學校生存、發展的辦學經費

問題上，創校人張謇曾發出「豈惟創辦不易，經久之費尤艱」7的慨歎。

通州師範學校所面臨的經費問題根源於學校所屬民立（私立）的性質。在當時的西方各國和

日本，「若師範則只有國立，不僅無私立，並無公立。」8因此，「設師範之資，其數非細。

他國師範，義由國家或地方建設而扶助之」。9然而，在新教育初肇的中國，「當是時，科舉

未停，民智未啟，國家有文告而已，不暇謀也；地方各保存固有公款之用而已，不肯顧

也。」 10因此，張謇在設公立師範學校的提議受部分頑固官僚阻撓後，別無他法，毅然決定

以自己出資和地方集資的形式創辦民立通州師範學校。民立（私立）師範學校的辦學經費需

求除鉅額的開辦資金和維持學校辦學的日常經費外，還必須籌集因國家獎勵就學師範的政策

而免收的師範生學費及半膳開支，這樣，民立的師範學校所需籌集的辦學經費比其他各種私

立學校數額更巨，籌集難度更大。

為使學校能順利開辦，並為學校作長久發展計，張謇首先欲圖為民立通州師範學校確立起明

晰的產權並努力改變其產權屬性。這點張謇在1902年學校籌辦時已有定義，他在上兩江總督

劉坤一的《通海請立師範學校公呈》中曾明確指出：「學校有官立、公立、私立三法：用國

稅立者曰官立，用地方稅立者曰公立，用民人私財立者曰私立。官立者謂之模範學校，言以

文部所定條教規制，示民間以模範也。私立者謂之代用學校，言民立而官察其章程課級，不

背文部之條教規制，則認可之，以代官立也。」11簡而言之，在張謇看來私立學校尤其私立

師範學校是在國家教育經費支絀的情況下由民間籌集經費代為官立的代用學校。「代用」一

詞的使用是對西方尤其是日本學制的考察、研究後的一種借鑒，張謇為實踐民立師範學校代

為官立學校，付出了艱辛的努力，用後來張謇之子張孝若先生非常通俗的話來講，也就是

「由私人辦的事業走到公家辦的事業上去」。12但在清末由於國勢日衰、政權渙散、官場腐

敗、社會閉塞等原因，學校代為官立，經費由政府補足的設想雖經千方努力，始終未能達成

其願。



中華民國成立以後，辦學出現新的轉機。辛亥革命中張謇轉向支持共和，參加了孫中山組織

的南京臨時政府，並以「通南北之郵」的中介人的身份促成了全國的統一，由此成為民國初

年倍受國人矚目的政治領袖之一。因此，在1912年秋國內政局趨向穩定之後，張謇感到自己

需要的統一與秩序已是指日可待，他抱著對民國新時代的美好願望，利用自身有利的地位和

影響，欲圖以南通地區為中心拓展自己開創的實業、教育和地方自治等事業。為此，他於

1912年辭去了一切政務官職，回到南通，除了繼續經營大生紗廠等企業外，他還先後在南通

設立了幼稚園傳習所、圖書館、盲啞學校、鹽場警察長尉教練所、貧民工廠、醫院、養老

院、殘廢院等教育、慈善事業。當然，在張謇看來，南通師範是他規劃的教育事業的源

頭。1913年5月6日，他在南通師範學校十周年紀念日的演說詞中曾稱：「中國私立之學，師

範之校，本校為先例，嗣是而高等小學，而初等小學，而中學，而農學，而商學，而女師範

學，無不根萌本校」。13這就決定了張謇必須利用時代轉變帶來的機遇，利用他急遽上升的

個人威望以及與各級政權良好、密切的關係儘快地解決學校在過去無法解決的地位、經費等

問題，從而擴大基礎教育師資培養的規模，推進其實施國民教育的規劃。這樣只有將學校改

為公立，依靠各級政府的財力，才能比較徹底地解決學校生存、發展的長遠利益。

作為嘗試，1912年7月至8月，南通縣議會成立時，在張謇、張?兩先生的授意下，通過議案，

將辦學規模和資金較小的通州女子師範學校改為「南通縣立女子師範學校」，除原有經常費

外，不足之數，由縣支給。然而，南通一縣的地方教育經費十分有限，同樣的辦法不足以解

決年常費已達三萬餘元的南通師範學校經費問題，於是南通師範學校只有積極爭取由省代

用，取得省款補助或直接成為省立師範學校。當然，爭取代用事宜進行得相當順利。因為，

一方面對江蘇省設立省立學校的規劃而言，與其在南通地區按規劃興建一所省立師範學校，

倒不如將南通師範改為代用來得省時、省財、省力，而當時這種兩便的做法也為國家教育政

策所允許。另一方面，此時學校辦學在清末時代因觀念、政局、人事等造成的難以克服的阻

力已大大減輕，尤其在人事上當時中央有大總統袁世凱可依靠，地方上江蘇都督程德全是由

張謇推上去的，掌管全省行政的民政長莊蘊寬是張謇在清末立憲運動中的同道摯友，具體掌

管全省教育的教育廳長是他的另一摯友和老部下黃炎培先生，這樣南通師範學校改為代用也

必然是水到渠成的事。1912年11月，以私立南通師範學校「樹各省先聲，規模宏遠，成績昭

著，若於其間複設省立師範學校，有類駢枝」為由，江蘇都督程德全訓令商改為代用，不復

另設省立師範學校。「其向收師範生學膳費，歲由省庫照額代繳；俾與其他省立各校師範生

同其待遇，即將來畢業後同其服務；其科目學程及一切辦法與省立各校同遵部令之規

定」。14學校隨即將民國二年正月至六月預計應收師範生人數及應納學膳費額數具報都督

府，同意改為代用，學校遂改稱江蘇省代用師範學校。

代用師範學校的所屬性質與私立（民立）師範學校有所不同，所謂「代用學校與補助私立學

校，其性質、名稱各有不同。蓋補助私立學校，其補助經費以佔該校全年經費預算三分之一

為限，而私立名義仍不變更。至於代用，則支給之數，初不以三分之一為限，其私立名義，

且因之消失。質言之，代用與公立學校相去一間耳。」15因此，學校改為代用，為學校的師

範教育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更堅實的保障。至1922年，如縣立師範學校通過努力也改為江蘇

省代用師範，南通師範學校遂改校名為「江蘇省第一代用師範學校」。然而，與省立同類學

校相比，雖然南通師範學校在1924年接受省款補助費曾高達四萬元之多，但總體上還是相對

較少，而且由於當時民國初肇，各級政府教育經費無法保證，經常因各種原因拖欠或通過其

他方式支給；學校教職員的授課費、俸薪更「視省立學校相差太遠」。16因而，在張謇看

來，代用有期，代用學校在國家的教育政策規劃中只是一種過渡性的學校形態，代用階段只



能視為學校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過渡時期，最終還是應該爭取公立。於是，1924年6月底，由於

省費日絀，張謇決定利用省議會召開大會的機會，提出將南通師範學校改為省立的議案。然

而，在省議會大會期間卻發生了南通地區第一、第二代用師範學校爭為省立之事。兩校在改

為省立問題上發生衝突的具體情況是：在省議會二讀會前後，如籍議員提出張謇和張孝若

曾表示南通縣願意將師範學校改為省立的機會讓給如，因此號召各地議員贊同將第二代用

師範改為省立。會上又因為南通籍議員久不出席大會，形勢便向如方面一邊傾斜，結果通

過了改第二代用師範學校為省立的議案。消息傳出後，南通各屆人士深為驚詫，迅速召開商

會、農會、教育會等各法團緊急會議，聯名致電江蘇省省長韓國鈞，提出嚴重抗議。張謇、

張孝若父子也先後致電省長澄清事實。為調息通如爭執問題，教育部視學吳崇學先生奉命於7

月初專程至通如兩校，名為視察，實為調停。後又由江蘇省教育會這個半官方機構至函南通

縣各法團解釋一切，函中認為：「張議員提議將第一、第二代用師範學校擇一改為省立案，

本系建議性質，且此案僅由審查通過，似尚未經大會議決。敝會認為本省師範學校，如有改

代用為省立之必要，自然先就通校改設。」17如此，委婉地轉達了省政府的意見，即此時並

無改「代用」為「省立」的需要和規劃，兩校改為省立的議案也就被擱置起來。當然，這次

學校由「代用」改為「省立」努力的失敗，如果我們撇開省議會議員們的情感偏向等偶然性

因素，對在兩師範爭省立事件中議員們向如一邊倒的情形加以分析，不難看出兩所師範學

校之間最大的差別是在於學校的產權明晰與否。由私立南通師範學校發展而來的第一代用師

範，是由以張謇先生為核心的張氏家族投資創辦的，即使在改為江蘇省代用師範以後，他們

仍然嘔心瀝血地進行投資、宣傳和管理，雖然名義上代用與省立相差甚微，實際，張氏家族

所擁有的學校產權不僅僅是其投資興建的校舍等固定資產，甚至於是學校本身，因此，在民

國十年頒布的《南通縣自治會教育股委員會第一屆報告書》所列中等以上學校概況列表中，

關於代用師範學校屬性填寫的是「私立、省代用」。這種學校產權名實相分的不明晰狀態必

然使政府或代表政府的議員們擔心學校改為省立後會產生產權分割的難題。相對而言，將由

如縣立師範學校發展而成的第二代用師範改為省立就不存在產權問題。當然，問題的複雜

性更在於學校改為省立受挫與張氏家族勢力（尤其是經濟勢力）在二十年代初開始進入消退

期相關聯，換言之，如果是在其勢力正熾的民國初年，也許不會出現這樣的情形。

學校由「代用」改為「省立」努力的失敗對學校後來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926年張謇

與世長辭，他的離去使南通的各項地方事業進入了一個全面倒退、衰敗的時期。就師範學校

而言，則在之後因南京國民政府於1927年進行教育體制改革，在江、浙兩省進行大學區制試

驗，取消代用學校制度並規定師範不得獨立設置，這樣學校面臨著改為私立，辦中學轉向生

存，辦學經費籌集困難，招生規模驟減等一系列威脅到學校生存的嚴重問題。在生存出現危

機的情形下，學校的各項基礎建設基本停滯，辦學規模急遽收縮也就成為必然的趨勢。因

此，1933年6月，在通師三十周年校慶紀念的慶典大會上，於忱──這位民國後具體主持學校

辦學的支柱人物之一──曾用簡潔的言辭概括了學校三十年辦學的幾個階段特徵，他說：

「本校三十年，可分三期，開辦至民元（1912年），先師（指張謇）創辦艱難，民元至十五

（1926年），為本校黃金時代，民十六（1927年）至今，為本校最艱難時期。」18而此一

「最艱難時期」實際上一直持續到1949年。

二

南通師範學校發展到今天已有百年的歷史，其間學校雖數易其名，但在其百年歷史中前五十

年學校的私立性質基本未變。作為私立學校，通師雖經時代變遷，亦曾曆戰火等劫難，但始



終維持教育命脈，辦學未有一日中輟，且始終能維持一定的辦學規模，這在中國近現代教育

上可算做是一個奇。這種奇的產生與張謇在學校的開創時期構建出一種依託於社會辦學

力量尤其是近代新興的社會階層、新知階層，立足於自身經濟實力，結合其創辦的近代化實

業體系，並不斷謀求國家官費補助保障的近代化的辦學模式密切相關。

在張謇最初的設想中通州民立師範學校的規劃方式是官督民立。這也應該是他以「官督紳

領」的方式創辦近代實業體系的理路的延續和延伸。那麼，「民」或者準確的說是

「紳」──是私立學校辦學的依託，而這裏的「民立」與「私立」在詞義和內涵上是不盡相

同的，「民立」的「民」或者說民立通州師範學校的「民」並不簡單地被認定為某個「私

人」，甚至也不是指某個團體，而是應該有著更為廣闊的社會基礎，並且這種社會基礎應該

隨著社會的進步、國家的強盛和國民素質的提高，在社會力量結構、經濟實力基礎等方面不

斷地變化、不斷地壯大。張謇在學校創辦和發展的過程中十分注重依託和利用以「紳商」為

主體的社會力量。他召集通海五屬19鄉紳集議辦學，接受戚友朋僚甚至普通地主、商人的捐

助辦學。在張謇親自草擬的《通州尋常師範學校開辦章程》第十條中有明確規定：「鄉裏好

義之士，願助本學校經費銀五百元以上者（田畝、書籍，照此估計），子弟一人在學不納膳

費，並准有考察本學校之權。」第十一條規定：「寓居之人，其同鄉能鳩助銀三百元者，准

有一人住學，永遠免納學費。如助銀五百元者，照第十條辦理。」20如此，1902年至1911年

間，學校收入總數為銀451710.795元，其中，地方熱心教育人士沈敬夫、陸藕堂、徐秋谷、

惲心耘等捐費款總計為銀28323.889元，佔收入總數比例為6.28%。教育經費取諸於民，取諸

於社會，這是張謇一種近代國家的教育理想，他看到那些西方近代化強國「若師範則只有國

立，不僅無私立，並無公立。蓋義務與權利相衡，各國取於民者多，故任於民者重，抑師範

國立亦寓統一教育之義也。」 21這也是中國教育尤其是師範教育未來的努力目標。民國成立

以後南通地區新經濟階層、新知階層的力量不斷壯大，他們更多地關注地方教育，投資於教

育事業。在這一基礎上，至張謇去世不久的1927年，學校正式成立了由學校知名校友、熱心

教育的鄉紳和地方實業代表組成的私立通州師範學校董事會，團結和利用更廣泛的社會力量

來關注、支持學校的發展。以後，校董會在籌措辦學常費、保全學校基產、遷校、複校等學

校重大事務的決策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然而，張謇也清醒地認識到當時是國家擺脫落後挨打的局面並逐漸走向富強的所謂「過渡時

代」，在「官民不知學校之果為何物」22，「豈唯民智不開而已。上而官智，中而士智，開

寤者複有幾人?」23，甚至一部分守舊諸生「造為學校如興，餓死我輩之謠，紛紛煽惑」24的

情形下，社會中能出力襄助的畢竟只是一二朋輩同志而已，何況其捐助之數也實在有限，不

可能據以為學校之基礎。因此「過渡時代之時，籌教育廣及固難，求廣及教育之財政尤

難」，25只能「冒我（中國）縉紳之所不韙」，舉而為天下倡，自辦師範學校，「其所取

資，一唯謇所得於紡廠之俸給；不足，則叔氏退翁為之助，仍不足，則負債。」26 雖勞苦空

乏，動忍拂亂，以植信用。在創校十年間，張謇、張二人共捐私資銀118937.33元，佔學校

十年間收支總額的26.35%。民國以後，學校改為代用，省款補助在張謇去世以前逐步成為學

校辦學常年經費的主要部分，但一方面每學年還有至少40%左右的經費支出需要學校通過其他

途徑自行籌措，另一方面公費補貼基本是在經常費項下，學校擴張建築、更新設備的大筆臨

時費則須自籌。因而，以張謇為首的張氏家族義不容辭地繼續擔負起為學校籌措資金的重

任，主要是從自己的收入中提取鉅額資金填補學校常費不足，並基本獨立承擔學校購地、建

築的費用。從實際情形來看，民國元年至四年，張謇、張曾先後補貼給學校19000元和

14500元，之後，由於省費補貼日漸充裕，張氏所認常費負擔也相應減少。但學校括地建築的



臨時費仍一直由他們承擔，比如1920年7月張謇捐資25000元改造學校食堂，興建校外宿

舍，1926年4月，又出資9900元為男女師範學校報領劉海沙沙田。1921年，在師範學校創辦近

二十年，南通教育已初步形成基礎教育、師範教育、實業教育、高等教育相結合的近代教育

體系之時，張謇於1907年作《通州師範學校始建記》之後，再作《師範學校後記》。在《後

記》中，年近七十的張謇不無感慨的說：

且夫舉我國千七百餘縣，視一南通則南通小；舉南通百二十余萬人，視謇一人則謇小。以一

人之覺察之知識之財力，而謀百二十餘萬眾教育之母，其竭蹶甯待蓍蔡。而曾不知止，何其

不自量也。然始固當之矣。當之則人舉屬之，屬之而又難焉而委去之，其去不卒於為德幾何?

則於謇一人之義，且不可緩也。財力誠薄不副事，顧事既舉，則必求可大可久；求可大且

久，則計之必深，為之必厚且堅。大也，久也，深也，厚也，堅也，事之所為幹也。稱事而

用。用有值。寧能以小與暫與淺朽薄與脆之值，易大且久且厚且深且堅之幹。故事之幹與用

之節，正負絕相反不能為比。謇雖力不及，欲節用，欲幹事，其烏可得乎？ 27

然而，個人的財力畢竟有限。張謇雖身為狀元，作過翰林，但其家資不豐，且身遭國難，又

因官場流毒日甚，早就絕意仕進；後來雖經營鄉裏，創辦實業，但他多為「通官商之

郵」，28自己本身的投資並不大；其叔兄張雖說曾在江西作過幾年知縣，後來捐官為候補

道，也肯定無多少積蓄。由此，創辦師範學校鉅額的開辦費用和年復一年不斷增加的學校常

費不是張氏兄弟能久久支撐的。為學校能「大、久、深、厚、堅」，張謇開創了取資於實業

的辦學模式。就實業、教育兩者的關係而言，張謇很清楚地認識到「苟欲興工，必先興

學」，29「教育必資於經費，經費惟取諸實業」，「實業為教育之母」，30教育與實業相輔相

成的道理。因此，1911年在通海墾牧公司第一次股東會上的演說中，張謇曾談起他創辦大生

紗廠的動機與緣起，他說：

中國馬關條約成，國勢日蹙！私憂竊歎，以為政府不足責；非人民有知識，必不足以自強！

知識之本，基於教育；然非先興實業，則教育無所資以措手；故目營心計，從通海最優勝之

棉產始，從事紗廠。自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千艱萬險，幸底於成。31

為解決學校鉅額的開辦經費，張謇憑藉其紗廠創辦人的地位和總理的權勢，加之以多方的勸

說，使大生紗廠各股東同意在紗廠資本漸固，贏利日豐的基礎上，撥出部分餘利投資於地方

教育，襄助通州民立師範學校的開辦。經過努力，1902年正月，大生紗廠董事會通過決議：

是以創辦師範學校，其額通屬佔三分之二，外府外省佔三分之一。開學以後，歲費滋繁，現

於原章餘利作十三份派分者，勻增一份作十四份，為師範學校經費。咨呈督部立案斷限，以

後不得更議增加。同此議者，創始辦事而亦有股本之人也。有股本則餘利十分中有應分之

利，辦事則花紅三分中有應分之利，非徒慷他人之慨也。各股東有外府外省人，師範學校有

外府外省額，利益共之，亦非有所偏厚。各國師範皆官立，通州師範，本各國代用之例。又

各國學費官皆補助，通廠官機辦作商股，隨眾分助。猶三江師範經費，提銀圓局贏餘之例

也。為學校計者，謂每年廠利無定，而校且日益，不若准校費所需，於廠章例有善舉內開

支，或謂於公積項下，生息開支，是均然矣。然揆之各股東，較最贏縮之心，或不盡洽，故

仍勻增一份，咨呈立案，庶勸學惠商，不相妨而相成。32

後經兩江總督批准，大生廠撥助學校的紅利補貼斷限時間為七年，從1903年至1909年，學校

獲得大生紗廠連年紅利撥助總計銀125957.914元，此金額佔學校十年開辦總收入的27.885%。



而實業以常年紅利的方式為學校提供辦學經費的方式在之後張謇在南通地區拓展實業過程中

繼續得以施行，例如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張謇創辦同仁泰鹽墾公司，其《集股章程》中

規定：「本公司年終結帳，除官利即略提公積外，所有贏餘分十三成，十成歸各股東，餘利

一成歸通州師範學校經費，二成為各執事花紅」。同時，張謇也利用其所創實業提供鉅額專

項補助，例如，在大生廠紅利撥助停止以後，1911年，張謇創辦的另一實業──通海墾牧公

司的股東又一次性撥助學校銀60000元。這樣，在《通州師範學校十年度支略》中，大生紗廠

與通海墾牧公司撥助的金額相加，總計銀185957.914元，佔十年收入總數的41.7%。通過數據

顯示出，通州民立師範學校正是在張謇實踐他「父教育，母實業」的實業、教育相輔相成的

基礎上獲得了基本的開辦資金和常年的維持費用。所以，張謇的得意門生且一生致力於南通

地方師範教育事業的顧怡生先生曾說：「本校與大生廠其關係是先天的，論事業，則大生先

於師範，論動機，則師範先於大生。」33

這種教育、實業相輔相成的實踐應該說就是近代教育產業化理論的一種實踐。張謇雖然在當

時沒有也不可能具有教育產業理論的清晰概念，但他還是憑著豐富的經營經驗，認識到學校

不僅要以實業作為汲取社會辦學資金的渠道，而且學校本身也必須具備一種經濟資源的再生

能力。為此，張謇考慮和實施了兩種方法：

一、收取學膳費，減輕學校日常負擔。當時先後創辦的公立師範學校都仿照各國通例，學生

不須繳費。通州民立師範學校既為私立學校，所有學膳費用，不能如公立學校之概予免徵。

由此，張謇在《通州尋常師範學校開辦章程》第九條中規定：通泰如靜海師範生不納學費，

每年止納膳費，每月四元，以十個月計，費四十元，正月、七月分繳，開辦到學時先繳六個

月。第十一條規定：寓居本州廳縣之外府省舉貢生監，有願入本學校者，除每年納膳費外，

仍納學費，每月二元，以十個月計，費二十元。學生納膳費，但就學校而言「以助補半費

計，歲費已四五千元矣」。34不僅如此，1904年，招收乙班本科生時，學校考慮到很多學生

家境貧寒，交不起40元的膳宿，所以以後又減收半數。當然這樣一來學校的經費開支大大增

加，至1907年，由於來自大生廠的補助經費實際已停撥，學校便不得不通過增收學費每年每

生20元，膳費40元，外府學生加學費10元的辦法，補足部分常用開支。經統計開校十年間師

範生學膳費加後來附屬小學學生學膳費共計銀76748.83元，佔十年收入總數的17%。

二、增加校產收入。學校在開辦時期校產除本校外，另有校內月潭、校南校圃、校西南農場

及江邊蕩田，利用這些基產進行生產，其收入可或多或少地貼補一些學校開支。當時生產主

要通過兩種方式：一是田地招租；二是利用師範生開設農工科的辦法，自己生產。由此，在

創校十年間學校在收取田租雜項、售出學生手工製品和蓄魚、牧豬、蕩田、校圃、農場生產

等方面收入總計達銀15325.972元，佔學校十年間總收入的3.4%。至1909年後，由於大生紗廠

的常年補貼到期，為解決學校常年經費問題，張謇又設法增添學校基產。1911年三月，在通

海墾牧公司第一次正式股東會上，通過與各股東的細緻說服工作，大會通過了張謇的提議

案，撥給通州民立師範學校一百五十頃（九千九百畝）墾田。其決議記錄如下：

議長宣布總理提議案第五節「議定歸通海小學堂及農學堂地畝變通一致之辦法」。原文雲：

「《集股章程》第九曰：核地載明可墾地一千一百五十頃，以一千頃歸入公司，百頃歸通海

小學堂，五十頃歸農學堂，早經股東承認，今分田之記在，事實上斷不能辦，且渾稱通海小

學，於名義上範圍太廣，於事實上勢散數零，易啟爭端。通州帥範學校為通海小學之母，惟

有擬一變通辦法，以一百五十頃之地核計四百五十股由股東撥助，即以股票照數填給通州師

範及附設初中兩等、農校，每年由師範視收到股息若干酌減通海及他府省就學師範及農學生



學費，以廣教育請公決。

全體議決以股票填給通州師範學校。35

師範墾田劃撥在墾牧公司第四堤36，因為其間大部為通師所屬墾田，所以後來又稱為「師範

堤」，第四堤的儲糧倉庫也被稱為「師範倉」。這一百五十頃墾田最初委託墾牧公司管理、

招租，計每年從公司支取的利潤約銀一萬元左右。墾牧股息收入在1911年後逐步成為學校收

入之大宗，在後來時世變化的時代更是師範學校的命脈所系。這份墾田基產是張謇先生為學

校將來籌劃的一項大舉措，他也認識到此項校產的重要性，把它視做學校未來發展的一個基

本保障，由此，他通過學校基產保管委員會，在1926年更換的新股票單上寫下了這樣的話：

「此項股票經本校基產保管委員會公同議決永不用作借款抵品，此注。（張謇印）」

張謇先生擴大學校基產、以產養校的學校經濟思想在民國以後進一步得以貫徹實施，而且他

本人對此越發重視。就在他去世前的民國十五年（1926年）7月，在為女師範劉海沙案勘沙定

界的報告會演說中，他曾說：「鄙人經營地方教育垂三十年，從前計畫實未注意於沙，但謀

教育基產未一日或忘」。37而1912至1938年之間是通師學校基產形成、擴張的重要時期。民

國十四年（1925年）11月學校成立基產保管委員會，正式將學校基產分為學校本址校產、田

產、房產、實業股份、銀行存款等五項，其中以田產最為重要。所謂田產主要是清末以來以

南通地區為中心組建的各農墾實業公司墾拓的荒地、灘地、沙地通過公司或個人的贈與形成

的學校基產。民國以後學校田產不斷增加：1916年張先生將其所辦位於掘港的大豫公司股

份三股贈與代師，計分田77.5畝；1920年縣勸學所、兩師範校聯合購買位於江蘇川沙縣（今

張家港市）境內的高墩沙田，屬於通師的有1200畝；1926年4月，南通縣教育局為擴充教育經

費在南通縣境內報領待漲沙田，但產生糾紛，張謇先生為調和衝突，以9900元購得3000畝沙

田產權，分贈男、女師範，作為學校基產，其中1000畝歸第一代用師範，2000畝歸縣立女子

師範，沙田地點在劉海沙，分別稱男、女師範案；1932年11月，同仁泰鹽墾公司解散，根據

該公司《集股章程》規定，該公司以經營鹽務所得盈餘購買的16600餘畝土地的十三分之一應

歸通州師範所有，但該公司解散時董事會忽略了此項條款，事後以公司倉地625畝劃撥給通州

師範學校（1937年為清還教員欠薪，學校托人售出350畝，剩下275畝）。由上可見，在1938

年以前通師擁有了數目龐大的學校基產（通州師範學校基產詳情見後附1937年6月《私立通州

師範學校校董會立案表冊》所載之《資產、資金及其他收入之詳細目錄》）。民國以後，學

校基產收入成為通師辦學的重要依託，它不僅成為學校經常費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提供

了學校事業發展的重要資金，如1922年第一代用師範學校建造墾牧附小，其建築費31600元皆

從墾牧基產租息項下支撥。而1927年通師改歸私立以後，基產收入更是學校經濟的命脈所

在。如在民國二十一年度（1932年）通州師範學校收支預算中，全年預算收入27080元，而包

括墾牧租息、田房租息在內的基產預算收入為14228元，佔預算總額的52.54%。至於1938年南

通淪陷後，學校遷至東南海濱墾牧鄉第二附屬小學堅持辦學，維繫教育命脈，其經費依靠則

全在於近8000畝墾牧學田的鉅額租息。38

張謇先生為保證通州民立師範學校的開辦和生存想盡了種種辦法，可謂殫精竭慮，深謀遠

計。但學校不僅要生存，更要發展。在通州師範學校之後，一所所公立師範學堂在各地開辦

起來，它們中有尋常師範學校，有高等師範學校，也有如江蘇師範學堂這樣的初、高兩等師

範。這些師範學堂有著固定的源源不斷的公費補助，大有後來者居上的氣勢。這無疑給通州

師範學校的辦學增添了越來越大的競爭壓力，譬如拿招生來說，公立師範學堂學生無須繳費

就吸引了更多的優秀學子去求學。何況在師資的選介、教學設備的完善、畢業生的待遇上也



都存在著較大的差別。另外，張謇為普及地方教育，構築地方自治基礎，提出了宏大的地方

教育規劃，如以十六方裏為單位設初等小學一所，整個通海五屬地區規劃創辦近500所。這樣

的規劃要得以實現，大量師資的培養是最重要的一個前提條件。由此，通州師範學校就需要

不斷地擴大招生規模，不斷地改善辦學條件，更需要有更多更穩定的辦學經費。然而，張氏

兄弟的私人財力已日不可支，何況他們同時還以私資舉辦更多的地方慈善、公益事業；大生

紗廠等實業的補助，一旦張謇、張「精力不能經營廠事，別（易）總理，則感情厚薄，非

法律所能繩，義務重輕，尤非彼此所可例」39，因此並不能為學校提供一種長久穩定的經濟

保障；至於墾田股息也只能解決常年經費所需之一部分，沒有支付未來龐大發展費用的餘

資。事實上，在創校十年間，學校經費也屢有難支之時，往往只得借款維持，直至1911年學

校仍有未還借款銀34450.985元。因此，張謇只有把學校發展的希望寄託到得到國家、政府的

支持上，所謂「逆計來日之難，不得不鰓鰓過慮，迫求國家之補助者也。」40為此，他從學

校籌劃、開辦以來，一直沒有放棄，而且一直是堅持不懈地向國家申請公費補助。首先，張

謇創辦私立師範學校本身就是在公立學校一時無法籌建之情形下的義憤之舉，而在已經決定

自立師範學校之後，他仍在繼續謀求開辦公立師範學校，與繆荃孫、沙元炳、李磐碩等先後

集議、擬訂公立師範學校和高等師範議。其次，學校立案籌辦以後，在兩江總督的支持、批

准之下，學校獲得了大生紗廠的紅利撥款，從而補足了學校開辦經費和常年維持費用。但

1907年大生廠紅利停撥以後，學校經費出現嚴重困難，張謇就不得不考慮請求國家補助的問

題。當然，應該說在學校開辦之後，請求公費補助努力一直未停。早在1905年四月，當時的

兩江總督周馥到通州察看沿海墾地，並視察張謇經營的實業、教育狀況。19日，周馥「臨校

謁聖，延見教員，察課如禮」41。這次江督的考察在張謇周密的安排下圓滿完成，周馥對師

範學校的辦學也應該很滿意，這樣必然增加了通州師範學校在這位地方大員心目中的分

量。1907年十月，為使申請補助成功，張謇又乘江寧提學使陳子勵在上海的機會，專程去滬

請提學蒞臨通州師範學校考察。在離通前張謇還特地陪同他登狼山遊覽，並有和陳提學七律

一首：

淮南江北海東頭，撮此青蒼顧眾流。腳底滄桑千劫換，眼中薪火萬方憂。

故人榻在渾殊世，使者車來已過秋。山睡待蘇民待牖，企公辛苦念吾州。42

詩的最後一句中，「牖」者，「誘」也，可引申為引導。其間的意思是通州一地的百姓期待

著教育的引導，希望陳提學能在考察回寧後為通州師範學校的發展多做考慮，可謂殷切之期

露於言表。

或許是陳提學的視察起到了重要作用，1908年，學校終於申請到近五千元的公費補助。而這

其中更為關鍵的人物則是時任兩江總督滿洲貴族端方。端方可以說是張謇的老朋友，立憲運

動的同道，是1905年出洋考察各國憲政的五大臣之一，此時勢利正炙。1908年八月，張謇為

師範申請學款事專門向他呈書：

知國家困於賠款，財政艱難。然明詔固屢言獎勵興學矣，學部亦常言公家補助矣。上海中國

公學、復旦公學，並荷公優予補助。通州師範，若蒙明公准各國之制，心朝廷之心，視與中

國公學、復旦公學同等。飭甯升提學於今冬明春，親蒞通州調查考察，如謇所陳不虛，乞公

即以建設之早，學科之完，校風之靜，奏乞聖恩，歲予特別補助四五千兩。庶州人有所觀感

而興，而他處亦無從援引為例。查大生紗廠，歲納花紗捐稅五萬餘兩，若蒙朝廷允行補助有

數，即可於此項捐稅之內，就近撥給。聞之日本維新，初興教育，福澤諭吉創建慶應義塾，



始止兩等小學而已，後得其國家補助，遂益擴張，增設中學、大學豫備，及文學、法學、商

學專科。論者盛稱福澤諭吉只賢，未嘗不歸美於其國家之聖。今謇誠不敢希從福澤，而公之

明與朝廷之仁，固當軼彼明治君臣而上也。所有通州師範學校圖，及決算表，並曆歲章程成

績，僅一一寫呈。43

張謇此書據理據情，最後還有激將之意。而端方畢竟不是昏老如前督劉坤一那般拘囿於屬僚

官員的反對意見，很快批准張謇的請求，每年從通如和大鹹兩個官鹽號撥助通州師範學校銀

約五千元左右。直至1911年，學校總計獲得省款補助總計銀26062.699元，佔十年間學校收入

總數的5.78%。值得一提的是，端方自己也在1908年、1909年兩年捐資銀2300元貼補給通州師

範學校，此舉亦可謂仁至義盡矣！另外，在1908年十二月和1909年正月，他還先派陳子勵提

學，後是自己親自蒞臨通州師範學校做實地考察。由此，張謇對端方和陳提學熱心與盛情是

十分感激的。1909年九月，陳提學出國考察，張謇與江蘇教育會的同人設宴送行，在當日的

日記中他記下「子勵，稱職之學使也」的讚語。至於端方，張謇則因為在端方臨時決定視察

學校，學校準備倉猝，供張不備，而感到「甚歉於中」，甚至「連日失寢」。

然而，省款的補助畢竟是微乎其微，遠不能成為學校辦學的一個支柱。同時，由於缺乏國家

關於對私立學校補助的可靠的法規條文依據，加之地方人事的變動莫測，一旦江督換人，省

款補助的政策必然會變更。因此，1908年十月，張謇在學校獲得省款補助之後，又乘熱打

鐵，作《師範獎勵約束補助說呈學部》書，對國家確立師範教育政策和規程提出了具體的設

想。他說：「竊體本國學人性質，參證各國學校制度，綜為要義，顧有三端：一宏獎勵，一

明約束，一公補助。」44而對於公補助一目，他則具體結合通州民立師範學校的實際情況提

出了明確的意見：

補助有二：官立之校用國家稅，公立之校用地方稅，私立之校而力不足者，政府以國家稅、

地方稅補助之。此各國之通例也。中國各行省千七百餘州縣中，私立師範惟通州一處，學科

較他處為全。校風較他處為靜，而年來經濟日難一日。補助有二：官立之校用國家稅，公立

之校用地方稅，私立之校而力不足者，政府以國家稅、地方稅補助之。此各國之通例也。中

國各行省千七百餘州縣中，私立師範惟通州一處，學科較他處為全。校風較他處為靜，而年

來經濟日難一日。本年雖蒙兩江督部堂撥助公款五千金，略當校用四分之一，除收膳宿費及

少數學費約七千余金外，尚短七千余金。後此所需，殆不能減。擔荷之責，在謇一人。人存

雖可支持，日久終虞匱給。是以來觀者費咨而慨歎，贊助者卻顧而躇躊。遠近更無繼躔之

人，教育安有普及之望。公私兼計，亟待維持。竊擬二說，以資採擇：甲，助校。凡公立師

範經費不足者。用國家稅補助；凡私立師範經費不足者，用地方稅補助，應請酌走補助所缺

幾分之幾。乙，助學生。有家計實系貧苦而願習師範，學可成就者，每年由本校察實報地方

勸學所，酌助其每年膳學費，在地力學費內開支。45

張謇的建議是其辦學實踐和觀察、思考的結晶，但此時的滿清政府的統治亟盡崩潰。1909年

光緒、慈禧相繼駕崩，權利的爭奪變得十分激烈，中央政權隨之完全喪落；地方開明士紳和

部分官僚出於各自不同的目的一致要求儘快召開國會，實現君主立憲政治；海內外革命黨人

則掀起一次又一次的起義浪潮。如此，緊張的政治形勢下，張謇的建議不可能得到重視，清

政府也根本無心去頒布有關於私立學堂的規程，更談不上甚麼補助條例了，所謂：「國勢如

此，官帑之補助不可期。」46

1912年11月通師改為江蘇省代用師範，通過張謇先生和學校辦事人的努力，省費補助不斷增



加。當時撥給代用師範的省款分為省庫代撥學膳費和省庫補助兩種，代撥學膳費是按學校每

年度上報學生數和應納學膳費數額核准撥付，一般說與招收學生數成正比。1917年，省公署

公布代用師範該年的常費撥付預算為23010元，1918年以後學校招收雙級，學膳費的數額成倍

增長，1924年預算撥款達40000餘元，可以說這是1926年之前學校收支經費總額增加的最大變

量。然學膳費撥款「受補助者為學生，而非學校」，47民國三年度（1914年）學校預算經常

費為36000餘元，除預算學膳費補助12800元外，尚有23200元左右的費用需要學校通過其他途

徑自籌。而按此省款補貼只相當於總預算的三分之一強，與省款補貼一般私立學校的比例相

等，與學校「代用」的性質不符。因此，江蘇省公署飭令在代用師範常用經費項下增加10000

元專項省庫補助，以緩解學校和創校人張謇先生籌措經費的困難，可以說是為學校發展計。

相對於學膳費撥款而言，省庫補助是一個常量，在學校取消代用之前，只在1924年又增加了

1990元。另外，由於地方基礎教育發展急需師資，學校先後代辦講習所、縣立師範，經費中

又增加數額不大以學膳費為主的縣費撥助。省費、縣費的獲得與增加是學校在1926年以前事

業規模不斷拓展的重要保證，如表一所示在1914年以後公費補助已佔學校常費總額的60%以

上。當然對於省費的問題我們還應該看到，一方面，預算金額與實際撥付有一定的差別。特

別是1924年以後因戰事頻繁、時局混亂，省費往往難以兌現，不是延時，就是折扣。比如

1924年10月的撥款到1925年4月才到帳，1925年8月省教育廳又規定補助經費按原定補助額八

折計算，而1926年8月的省款到12月才由漕附抵借劃撥應給數之一部分。另一方面，代師獲得

的省費與省立師範學校所用經費相比，還是相差甚遠。在當時全省十一所師範學校（省立師

範第一至第八，省立女師第一至第二，代用師範一）中，代師獲得省費一直是最少，基本只

相當於第一、二、五師範的一半左右，而代用師範學校的辦學規模則與此三校相當。因此，

如前文所述，從長遠的發展、規劃考慮，學校一直努力謀求改歸省立，但最終因為時局的關

係及通、如爭為省立的特殊原因未能如願以嘗，這不能不是個遺憾。

1927年，第一代用師範取消代用，省款停撥，改歸私立。除改制引起的混亂之外，鉅額補助

經費的取消更導致了學校的辦學困難，乃至生存危機。時任校長張孝若及校董會董事們在費

盡心血籌措辦學資金使學校逐步度過危機的同時，一直未放棄重新獲得省費補助的努力。民

國二十一年（1932年）4月，學校向江蘇省教育廳呈文，要求省廳在推行裁撤中學附設高中師

範科和師範獨立計劃之時，將省廳原來撥助給南通中學師範科的經費移撥給通州師範學校。8

月，省廳經派員考察學校之後飭令每年撥給補助費2400元，1933年又增加至4600元。而此項

撥款在執行中並未嚴格按數撥付，如1934年度補助為3000元，1935年度為3800元，其所佔收

入經費總額比例約在9%至15%之間，48而抗日戰爭爆發以後至新中國成立之前，政府的常年定

額補助則基本停撥。49

通師在舊時代走過了近五十年的風雨歷程，一直努力獲得政府在辦學經費上積極、穩定的支

持，並試圖由國家來辦師範學校，但始終未曾擺脫私立、半私立的現實地位。而對於私立學

校予以明確的法律地位的《私立學校規程》則是1929年在私立學校大量興起，並且南京國民

政府形式上統一全國以後，才由蔡元培主持的教育部制訂、頒布，此時張謇已經去世三年多

了。在身前，張謇先生曾大聲疾呼過：「教育之興，漸有其導矣。然不鼓舞習師範者，有樂

從教育之途；不導引立師範學校者，使無繁重困難之慮。誰與剖腹而藏徑寸之珠，叱馭而驅

九折之阪?」50然而，在他創師範、辦教育的過程中「求援於政府，政府頑固如此；求援於社

會，社會腐敗如彼」。51因此，通師由政府給予穩定的資金援助或由政府接辦在舊社會的五

十年學校歷史中只是一個夢想，也許這正是胡適先生所說「他（張謇）不能不抱著許多未完

的志願而死」52一句中所指「未完的志願」中的一個吧。



1912年，學校將創校十年間的經費收入、支出狀況彙編成《南通師範學校十年度支略》，張

謇為之作序。序中張謇申明其彙編宗旨說：「回顧人世，曷禁欷欺!今十年矣，彙其收入支出

之總數，以示諸生，以告一國。教育實業，未易言也。立之有本焉，行之有方焉，次第之尤

有序焉。易日：履之而後知，及之而後艱。」 53而正是按照「立之有本」、「行之有方」、

「次第有序」的辦學原則，張謇在通州民立師範學校創建、發展的過程中為他開創的師範教

育事業規劃出包括鄉紳集資、自己捐資、實業撥助、官費補助、收取學膳費和學校基產收入

在內的六條獲得辦學經費的渠道，也為學校的開辦和維持、發展提供了相對穩定的經費保

障。在這六條渠道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一方面，主要的辦學經費還是來源於張謇、張他

們私人及其所辦實業的捐資。另一方面，所有取得辦學經費的渠道幾乎都與張謇在南通的實

業體系相關：參與集資的鄉紳主要是大生企業系統的大小股東，張氏兄弟的私人收入主要來

源於所辦實業勞酬和紅利，學校基產主要是通海墾牧公司的贈地，甚至在官費補助上張謇也

想從大生紗廠的花紗捐稅中直接撥取。這樣，從經費來源上看，通州師範學校不同於其他先

後建立起來的私立學校，它是緊緊地依託於近代實業體系，並以其為經濟基礎的，同時實業

經營的消長也必將決定學校的生存和事業規模的發展。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其中更為重

要的是以張謇為首的學校辦事人「堅苦自立」（通師校訓）的創業精神。身為弟子和學校協

助辦學者的近代著名教育家江謙曾撰文?述了張謇先生辦學籌費之艱辛，他說：

謙嘗觀以國之主教育之人，與教育之人，與學於教育之人矣。而返以觀於通校，而欲有言

也，固已久矣！夫無問其為滿清時代，而固國有教育之部，省有教育之司，府州縣有教育之

官若專董。夫非主教育之人者，歲豢之費，動以數十百萬，而求教育之母完全之初級師範學

校者，各省均之而不及一焉，而曰費難。而先生非有政府之責，地方之助也。懲於國族之

危，奮於寒素之力，身支一校，十年而費四十余萬金，而未嘗告倦。朝既甲事，乙贏十金而

而暮去之若浼焉。夫非教育之人者，一師範之費，歲或十萬或五、六萬，而費於教育之人者

三而二焉。而通校且累聘外國教師，且遣高生遊學外國，且附設小學，附設工科、測繪科、

農科、蠶科，且農事試驗場，且博物苑，一概經常之費，歲自二萬乃至三萬。而教育之人，

非無窮乏困病之累於內，優聘厚餼之引於外也。而優遊堅定，不忍舍去者，以先生之冒風

雨，犯寒暑，而不敢自居其苦，以先生之捐身家，徇社會，而不敢不忘其窮。官之為師範學

校者，其徒無責罰訓誡之煩也，而又有出身之獎，無束修膳費之輸也，而又有圖籍簿筆膏燭

之給，獎足以得官，而給足以為利。夫非學於教育之人者，而趨之若騖焉。而校費滋繁，而

通歲有六七十金之費。學者雖貧，以先生支校之難也，而未嘗不納，極貧者或貸於校，非有

異故而未嘗不償，其有所便而安諸，而飲之食之之未嘗不嗇，教之誨之之未嘗不嚴，其有所

歆而騖諸。54

如此，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張謇先生所說：「家可毀，師範不可敗」55一語的深刻含義。

三

作為南通地區創辦最早的學校，民立通州師範學校在辦學過程中形成的經費籌集方式為其後

創立的各所公、私立學校及其他地方文化、教育事業所借鑒、運用，對促進南通地區教育事

業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首先，民國四年（1915年）以前，南通師範學校曾統一經管農校、博物苑和南通圖書館的財

務、帳目。對於創設這些事業而言，一方面可以利用師範學校多樣化的經費籌集渠道，獲得



充足的開辦及維持資金，有利於個人、實業投資的集中調節使用。另一方面，它們通過與通

師之間較為頻繁的借貸關係，從當時經費比較充裕的通師獲得資金周轉的餘地，並借助通師

比較成功的財務管理經驗，也節省了人員開支。

第二，通師創校時期所形成的經費籌集方式（尤其是富有特色的鄉紳集資、實業撥助和學校

基產渠道）在後來通海五屬公立中學、女子師範學校、私立農業學校（農科大學）、醫學專

門學校、商業學校、紡織專門學校以及後來在農、醫、紡三校基礎上成立的南通大學（南通

學院）等中等以上學校的創辦過程中得到運用和進一步拓展。

在依靠社會力量為辦學謀集資金方面，學校教育獲得越來越多的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支持，甚

至包括婦女。1907年三月，張謇、張兩先生的夫人徐氏、邵氏恥於「舉一方女界所希望之

光明，盡委心聽命於男子，以為遲速，而世界自立立人之美德，絕無與於女子」56的現實狀

況，為幫助通州女子師範學校遷校辦學，毅然組織通州、海門、如等地上層社會的婦女，

在張先生的城南別業，召開捐募大會，通過宣傳、鼓動，到會諸女士「撤環脫珥、極形踴

躍」，57當天，除捐募最多的徐、邵兩夫人外，其他女士捐款達銀1640元。這次捐會將婦女

組織起來，為創辦新式的女子教育集資、謀劃，是當時的南通地方、甚至全國範圍內前所未

見的新鮮事，也可以說是近代婦女思想解放，開始走出家庭，關心社會進步的一個例子。

在「以實業輔助教育」，實業給教育撥助經費方面，民國以後，張謇將地方實業公司補助教

育、慈善費的單獨管理、劃撥，農校、紡校、醫校、商校等四所中等學校皆為私立，其開辦

和每年的經常費基本仰賴於大生各廠和各墾牧實業公司。即使如縣立女子師範學校、省立七

中等公立學校也有實業撥助經費，例如，民國十五年（1926年）1月，為解決女子師範學校常

費問題，張謇從地方實業公司補助教育慈善費用中劃定每年補助女師6000元，張謇去世以

後，張孝若繼承乃父以實業辦教育的思想，組織張氏各實業、貿易公司為地方教育劃撥「實

業捐」，其中撥助給女子師範學校的經費增加至一萬元，佔其年經常費開支總數的三分之一

強。

在「以產養校」，擴大教育基產方面，基產收入成為張氏所創各學校乃至南通地區教育規劃

的基本收入之一。如清宣統三年（1911年），為解決女子師範學校經常費不足的問題，協理

張謇私人捐助墾牧區田十萬步（約合416.7畝），而呂四彭培根堂先生又捐助墾牧區田六萬步

（約250畝），這670畝墾田便成為學校的永久基產，其每年的田租收入數千元。1926年張謇

又先後捐資為女師報領高墩沙沙田1000畝、劉海沙沙田2000畝，使學校基產得到進一步擴

充。又如，民國四年（1915年）張謇在辭去農商總長職務之前，以在南通創辦教育、慈善事

業需要為由，向北洋政府報領了十五萬畝荒地，以後這一地產成為張謇創辦的南通農科大

學、紡織專門學校、醫學專門學校（1928年三校合併為南通大學，1930後改稱私立南通學

院）的學校基產，並成立南通大學基產處，為南通高等教育的創建、發展提供了有力的資金

保證。至1938年南通城被日寇佔領之前，南通學院農場已有「阜甯大學基地十一萬畝，大有

晉棉作試驗場一百餘畝，南通啟秀路附近試驗場二十餘畝，畜牧場十餘畝，狼山苗圃廿餘

畝，東林稻作場十餘畝」。58

第三，實業撥助和基產收入成為民國南通地方教育拓展的重要經費來源。民國四年（1914

年）南通縣成立教育款產經理處，負責南通教育基金、基產的管理與劃撥事宜。以1924年度

該處所經管的公款、公產來看：公款列項主要包括鄉會費、紫琅書院公款、縣產佃榷、教育

基金等，總計金額39013.7元，其中教育基金主要指由實業公司購買或劃撥捐贈的資金，計

24840元，佔公款總額的63.67%；公產包括由各種學田組成的教育基產，總計12830.47畝，其



租金收入總額為12278.8元（另有麥三石、稻一千斤）。而根據民國十四年度（1925年）市鄉

教育費收入預算表所列數據，其中公款息金、公產租金收入為13406.572，佔總收入

125807.758元的10.66%。59

表一 代用師範學校民國三年度經費表（1914年）

 項別 金額 百分比

收入

墾牧租息 4992 12.49

田房租息 379 0.96

省款補助 10000

60.38省撥學膳費 12510

泰興縣、南通縣撥講習所學生膳費 1620

附小學膳費 4338 10.86

大鹹撥助 4800 12.00

張捐助 500 1.25

其他 824 2.06

合計 39962 100.00

備註 1、本表墾牧租息項為民國二年份息，民國三年撥付。

 

表二 私立通州師範學校民國二十二年度經費表（1933年）

 項別 金額 百分比

收入

上屆流存 711 2.43

上海銀行貸款 1299 4.44

學宿雜費 10125 34.60

省款補助 3000 10.25

大鹹鹽棧補助 2000

15.89澤生公司補助 1500

大生廠補助 1152

張敬禮補助 300 1.02

田房租息 1757 6.00

墾牧租息 7011 23.95



雜項 275 0.94

折息 141 0.48

合計 29271 100.00

附文一

資產、資金及其他收入之詳細目錄（1937年6月）

甲、資產

一、通海墾牧公司股份四百五十股，於辛亥年三月由該公司第一次正式股東會議決贈與本

校，永為基產，共得成田九十九頃，坐落江蘇南通縣境內。自民國十七年海門教育局提起爭

議，遵教育部最終決定以九十股讓與海門本校淨存三百六十股，每年租息平均約國幣一萬

元。

二、高墩沙沙田一千二百畝，坐落江蘇川沙縣境內，計已圍成之田有三百零七畝一分七厘五

毫（內以地價抵充圍工之田約九十餘畝），每年租息約國幣五百餘元。

三、劉海沙沙田一千畝，坐落江蘇南通縣境內，民國十五年報領，現尚未圍築成田，無收

成。

四、大豫鹽墾公司股份，計優先股一股、普通股二股，共三股，分地七十七畝五分，坐落江

蘇如境內，每年租息約國幣八十元。

五、田產房屋（均坐落江蘇南通縣境內）

1. 白蒲田一萬五千步，年收租息國幣一百七十九元九角八分八厘。

2. 東土山田五千步，年收租息國幣五十元。

3. 王恆橋田五千六百步，年收租息國幣五十六元。

4. 三元橋東田五千步，年收租息國幣九十元。

5. 三元橋西南首竹園一方地基約二千步，年收租息，國幣三十元。

6. 石港田九千五百步，年收租息國幣一百七十二元。

7. 蘆潭港田八千一百步，年租息國幣四十元零六角。

8. 易家橋西北首田七千五百步，年收租息國幣八十四元七角一分二厘。

9. 韓家灣田七千五百四十步，年收租息國幣一百十五元六角。

10. 白塘廟田一千步，年收租息國幣十元（原田為一萬九千七百五十步，民國二十五年南通

縣政府為擴充校場及建先烈曹鼎祠徵用一萬八千七百五十步，僅余一千步，至徵用價銀專款

存儲列入資金項下）。



11. 孝子祠附近菜地一方，年收租息國幣十八元。

12. 小虹橋東巷田一百步，年收租息國幣一元。

13. 西南濠濱田一方約二千步，年收租息國幣六十六元。

14. 新城住房一所，又空場一方計二百步，年收租息國幣二十四元。

15. 醫校巷住房一所，年收租息國幣七十二元。

16. 孝子堂廂屋四間，年收租息國幣十八元。

17. 三元橋河東校外宿舍樓房（原系第二宿舍，現租與南通學院），年收租息國幣四百元。

以上各項每年收入共計國幣一千四百二十七元九角。

六、軍、劍兩山森林，計植樹三萬九千餘株，因樹木發育甚遲，每年斬伐枝條所獲之值僅敷

培土及管理之用，暫無收入。

乙、資金

一、南通翰墨林書局股份，計一千三百七十二股，每股五兩，計銀六千八百六十兩，因該書

局營業虧折，無息。

二、南通淮海銀行股份二十股，每股百元，計銀二千元，因行務停頓，無息。

三、南通沁生冰廠股份一百元，無息。

四、南通於氏指捐武鄉會費六百五十四千文，存通城三典，每年利息計國幣四十二元。

五、白塘廟田價國幣一千八百七十五元，長期存儲，每年可得息金一百八十餘元。

丙、其他收入

一、江蘇省省款補助：每年國幣四千六百元。

二、南通機關補助：大鹹鹽棧（設南通城內）年助國幣二千元，澤生船閘公司（設南通城

西）年助國幣一千五百元，兩共三千五百元。

三、初中部學宿費：初中部六學級，每人一學期交納學費十二元，以三百人計，年共七千二

百元，又納宿費三元，以二百五十人計，年共一千五百元，兩共八千七百元。

五、臨時收入：每年收支兩抵如有不敷，由董事長會同校董會臨時籌補。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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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股東會」 ，頁4。

32 張謇：〈通州大生紗廠第四屆述略〉（光緒二十八年），載《大生企業系統檔案選編》（中國

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頁12。載《張謇全集》第三卷，所載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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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顧怡生：《學無生文稿》（手稿本，江蘇省南通師範學校圖書館館藏）。

34 張謇：〈通州師範學校議〉，載《張謇全集》第四卷，頁15。

35 〈第一次正式股東會〉，載《通海墾牧公司開辦十年之歷史》，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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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張謇：《張謇日記》，載《張謇全集》第六卷，頁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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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載《張謇全集》第五卷下，頁140。

43 張謇：〈創校人為學款上江督書〉。

44 張謇：〈師範獎勵約束補助說呈學部〉，載《張謇全集》第四卷，第31頁。《張季子九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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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張謇：〈師範獎勵約束補助說呈學部〉，載《張謇全集》第四卷，頁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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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曾進行不定期的補助，但總體來看數額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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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張謇：〈蘇社開幕宣言〉，載《張謇全集》第四卷，頁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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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張謇：〈南通師範學校十年度支略序〉載《張謇全集》第四卷，頁108。

54 江謙：〈南通師範十年度支略序〉，載《南通師範校友會雜誌》第四期。

55 張謇：〈與兩江總督端方書〉，載《通州師範學校三十周紀念冊》附錄一。

56 張謇：〈代內子作通州女子師範學校募捐啟〉，載《張謇全集》第四卷，頁63。

57 〈本校十年紀略〉，載《南通縣女師範十周年概覽》（南通翰墨林印書局民國四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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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有關數據來源於〈南通縣學事年報〉（民國十三年度），所載《縣有教育公產一覽表》、《縣

有教育公款一覽表》、《十四年度市鄉教育費收入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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